
听到“钉锅钉碗吆，钉锅钉碗吆”的喊声，就
知道外地的钉匠来了。人们找出破了的家什，先
后跑出门，到处观望。在麦场边，或乡村公路上，
有位异地口音的钉匠，放下两只木箱，摇着手鼓，
招揽生意。

母亲听到后，拿着破瓷杯或瓷碗，旧布包着，
到钉匠跟前，叽里呱啦说话。别人听不懂，不知
说什么。我们村里多是回族，母亲是东乡族，钉
匠是从东乡县来的，自然属于同一个民族，就用
母语交流。

在许多工匠中，让人印象深刻、念念不忘的，
算钉匠了。他们收了庄稼，安顿好家中事务，扛
一条扁担，挑两只木箱，一箱装工具，一箱是带炉
的风箱，翻山越岭，走乡串户，外出找活，赚些小
钱。曾经去过的村子，混得很熟了，知道有没有
活，能干多久，挣多少钱，心里有数。

钉匠选一块空地，放下两只木箱，拿出小凳
子，坐在树荫下，慢慢取出铁锤、铁砧、金刚钻、铜
丝、弓、磨刀、弯钳等东西，一一摆在地上。人们
已围了一圈，挣着递去破家什，问多少价钱，想快
点钉好。

破裂的铁锅铁瓢，铝壶铜碟之类，需要焊
补，才结实耐用。在风箱火炉上，点燃晒干的
木炭，随风箱拉杆推进抽出，啪嗒啪嗒响着，炭
火燃烧起来。火中的焊刀烧红后，用铁钳夹
住，置于裂缝部位，烧熔焊锡，流进缝隙，焊接
起来。

瓷器脆硬易碎，裂为两半或三五半。要钉补
完整，做到滴水不漏，继续使用，是不容易的。那
时农民困难，瓷碗瓷茶杯瓷罐等器具，都是凑钱
买来的，视为珍宝，小心用着。若不慎破裂，也不
丢掉，小心保存着，等匠人钉补。有句“没有金刚
钻，别揽瓷器活”的话，是说钉匠的技术一定要高
超，不然找不到活。

钉匠做活时，双膝并拢，铺一层护巾，如工
作的案几。接过瓷器，看出现的裂纹裂痕，破
损的程度，确定钉眼位置。查看过后，刮净上
面的污垢，用布带扎紧，使其恢复原状，夹于两
膝之间。然后拿起金刚钻，左右拉动弓弦，在
裂缝边打眼。过几分钟，钻头上蘸点清油，为
其降温。

拉动弓弦的样子，似在演奏二胡乐曲，吸引
许多人来围观。钉匠拉着弓弦，摆摆头颅，摇摇
身子，故意做出幽默滑稽的动作，惹得人们一次
次发笑。打好孔眼后，用弯钳夹住铜丝，用小锤
敲击，制成小铜钉，钉入对应钉眼，使其严丝合
缝。最后抹上细土，打磨抛光，铜钉闪闪发光，煞
是好看。

焊好器具后，里面盛满清水，静静置于一边，
看是否滴漏。器具钉补的好坏，是否美观，都为
次要，关键是不能漏水，可继续使用。

穆斯林老人爱戴眼镜，镜片是石头的，很名
贵，价位上千元或几千元不等。有时不慎破裂，
包在棉巾里，去就近集市，找钉匠钉补。镜片的
钉补技术，比铁器铜器瓷器高多了。技艺不精、
较为粗心的，怕钉补不好，或摔了赔偿，一般不敢
轻易接活。

除了常见的钉匠，村里还来过不少铁匠、银
匠、石匠、毡匠、皮匠、染匠等，做铁铲，制银簪，刻
磨扇，织褐子，染布料，缝皮衣，样样都会，人人羡
慕。他们心灵手巧，技术娴熟，对破裂的件件器
物，变魔法似的，转眼钉补好了，恢复原状，得到
大家一致称赞。

小时去舅舅家，常听到人们说这“池”那“池”
的，我不懂东乡语，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觉得挺神
秘。问问母亲才知道，是说东乡族工匠，谁名气
大，谁做工精，谁得到人们的好评。

长大去东乡县，发现不少地名，以当地工匠
名称命名。如托木池，意为铁匠；阿拉苏池，意为
皮匠；坎迟池，意为麻匠；免古池，意为银匠；阿娄
池，意为背篼匠；伊哈池，意为碗匠。

据资料考证，元代成吉思汗西征时，许多俘
获的撒尓塔工匠随军来到中国，大多居于河州东
乡。这撒尓塔一词，在中世纪中亚广泛使用，后
演化为东乡族称谓。现在的东乡族工匠，或以工
匠命名的地方，跟东乡族的历史渊源、传统文化
都有密切的关系。

时光悄悄流逝，年老的钉匠不断故去，新钉
匠不适应社会发展，赚不到钱财，放弃这一行当，
外出打工。加之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不再钉补破
裂的器具，钉匠也没了用武之地，只得另谋生
路。钉匠小锤的敲打声，风箱的啪嗒声，悠然拉
动的弓弦……那些精湛的技艺也许只能留存在
记忆里了。

钉匠的技艺

□ 钟 翔

有句“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

活”的话，是说钉匠的技术一定要

高超，不然找不到活

终于有了一次与巴松措
的亲密接触。

从林芝机场出发向巴松
措景区前行，沿途一闪而过
的除了绵延不绝的青山，还
有明澈清冽的溪流。

巴松措，又名措高湖，
藏语中意为“绿色的水”。
因为四面环山，宛若镶嵌在
高山峡谷中的一块碧玉，故
而得名。作为红教的著名圣
湖、西藏东部最大的淡水堰
塞湖之一，巴松措声名远
播。这里除了宛若仙境般的
景致，还有着许多美丽的传
说。据说，湖南岸小溪边有
一“求子洞”，曾被莲花生大师加持
过，来此求子甚为灵验。湖西岸有

“格萨尔王试箭处”，相传每年藏历四
月十五日那天，湖底中心线会长出一
条长长的白色带子，当地人盛传那是
献给格萨尔王的白色哈达……

与想象中的粗犷不同，春末夏初
的巴松措仿佛情窦初开的少女，处
处给人一种温柔、静谧的感觉。初
到这片“雪域江南”，没有预想中
的头疼、恶心等高原反应，同行的
朋 友 解 释 ， 一 来 这 里 海 拔 相 对 较
低，3000 米左右；二来到处郁郁葱
葱，植被覆盖率高，因此大部分游
人 即 便 初 次 造 访 ， 也 可 自 由 畅 快
呼吸。

离开巴松措，我们来到位于景区
深处的古村落——错高村。这是工布
地区唯一完整地保留了工布藏族传
统村落布局的村庄，也是首批入选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古村落。汽车
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颠簸了近一个
小时，藏身于群山环抱中的错高村
就 这 样 猝 不 及 防 地 撞 入 眼 帘 。 远
处，海拔数千米的雪山静静耸立，
缥 缈 的 云 雾 从 四 周 的 山 头 弥 漫 开
来。山脚下，青青草地上几头牦牛
或在觅食，或在饮水，或在嬉戏。

在藏语中，“措”即湖，“高”为
头，错 （通“措”） 高村就是藏在
湖之尽头的村庄。也许因为道路泥
泞 艰 险 难 行 ， 抑 或 名 声 还 不 够 响

亮，这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
小村庄迄今鲜有游客造访。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似乎被时
间和世人遗忘了，大多仍过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田园生活。当地一位藏族
姑娘介绍，错高村内的民居
大都有着百年以上历史。这
里 的 建 筑 沿 用 传 统 建 造 方
式，因地制宜利用木、石构
建。石砌的院墙上堆放着薪
柴，宽敞的院落既可堆放草
料又能圈养牲口。

靠山吃山，错高村的村
民仰仗着大自然的恩赐，以
松茸、虫草等特色农牧产品

为主要经济来源。当然，还有一个
颇有名的品牌——获“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称号的藏香猪。据说，
这种浑身黑不溜秋的藏香猪，个头
最大不过 50 公斤，肉质肥美鲜嫩。
有时开车或步行在路上，不知从哪
儿就会窜出几只，慢慢悠悠觅食，
煞是可爱。

淳朴自然的美景在巴松措景区随
处可见。高山、草甸、峡谷、牛羊、
经幡……有人说，行走西藏，徜徉巴
松措，是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错，但愿
一错到底。短暂的行程，我们只见识
了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巴松措景区的
惊鸿一瞥，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回去徒
步走一走，看一看。

徜徉巴松措
一个美丽的“错”

□ 舒 云

错高村的村民在向我们招手。 沈 慧摄

有人说，行走西藏，徜徉巴松措，是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错，

但愿意一错到底

秋凉如水寒意浓，最馋是那菱角香。立秋过
后，天气渐凉，正是故乡菱角采摘的时节。

故乡是江南水乡，这里遍地湖塘、处处沟汊，
菱角便是水中的精灵。

细雨纷纷的清明过后，一道道蜿蜒宁静的沟河
里，开始窜出一小棵一小棵纤细的菱角叶芽，欣欣
然浮出水面，似一个个小绿盘铺在平静的水面上。
渐渐地，纤细的叶子慢慢舒展开来，簇簇丛生、交
错生长，很快将整个水面盖得严严实实。有风吹过
的时候，翻起一波波绿浪，送来阵阵菱荷的清香。

夏天来临的时候，菱角开花了，朵朵淡白色的
小花探头探脑钻出水面，娇羞淡雅、神情怯怯，远
远望去，仿佛绿绸上铺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如梦如
幻……花开过后，菱角生长的日子便到来了。菱盘
变得越发葱郁油亮，菱角躲在菱叶下面，安安静静
地生长着。

到了立秋，此时的菱角差不多就可以采摘
了。在故乡，采菱是女子干的活。父亲会把一个
大腰盆背到河边，放入河里，母亲盘腿坐在腰盆
里，盆口前倾，以手为桨，轻轻划动，腰盆就慢
慢分开挤挤挨挨的菱叶前行。母亲一只手轻轻拎
起一簇水淋淋的菱盘，翻开菱叶，另一只手用力
一掐，藏在茎与叶之间的菱角就被摘了下来。再
把菱盘小心翼翼地放回水面，整理好叶片，让下
一拨菱角继续生长。

随着腰盆缓缓前行，青翠的水面上划出一道优
美的弧线。不一会儿，腰盆里的菱角已经堆成小
山，红菱似玛瑙，绿菱如翡翠，煞是好看。

采好的菱角，拿上岸，倒进水桶里，漂一漂，
颠两下，青嫩的便浮出水面，沉下去的是老菱。嫩
菱可以生吃，剥开紫里透红的菱角皮，洁白的菱角
米便显露出来，像刚出浴的美人，惹人怜爱；又像
婴儿粉粉的小手，白净酥嫩，爱不释手。咬一口，
嫩如雪梨，脆似香藕，满嘴生津，为暑气尚未褪尽
的初秋觅得一丝丝舒畅怡人的安慰。老菱宜煮熟了
吃，味同栗子，非常糯香。每当这个时节，故乡家
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会飘出醉人的菱角香，弥漫了
整个村庄。

菱角还可以用来做菜。剥去菱角皮，用菱角
米作配料，和鸡块鸭块红烧，肥而不腻；爆炒鱼
片鸭肫猪肝，爽脆甘醇；炒豆干炒韭菜，清香扑
鼻；炖排骨汤，清爽甘甜。母亲最喜欢做的菜是
菱米芋头豆腐汤，将菱米和刚上市的嫩芋头与盐
卤豆腐同烩烧汤，那味道真叫一个鲜。若是掺进
一捧小虾米，开锅时撒上一把葱花，那更是锦上
添花。菱米脆嫩滑软，芋头粉糯滑爽，豆腐起孔
轻滑，时蔬的鲜美和豆腐的清香，一齐向味蕾袭
来，令人恬然惬意。

秋风起，又是一年采菱时。前几日，母亲托人
捎来几斤红菱，那软糯的口感、香醇的味道，又把
我带回记忆中的故乡……

秋风起 菱角香

□ 陈洪娟

每当这个时节，故乡家家户户

的厨房里，都会飘出醉人的菱角

香，弥漫了整个村庄

从云南边陲西盟佤族自治县回
来，实在难忘那层层叠叠的大山。

这里的山没有我熟悉的太行山那
种刀劈斧砍的峭壁，也不像南方的山
那样平缓。绿色从山头随心所欲地铺
展下来，漫过每一面山坡、每一个山
洼，不遗漏一个角落。山间的云也是
那样神奇。在天空中堆积得密不透
风，而落到山间则轻盈飘逸，仿佛是
浮起来的锦缎，又像是在水中游弋，
一缕缕、一丝丝、一簇簇，真想不出
该用什么比喻来形容。

当然，更美的风景还是村寨。佤
族村寨就散布在绿树掩映的山坡上和
沟洼里，有淡黄色的，有暗红色的，
也有粉墙蓝瓦或者黄墙红瓦。远远看
去，这些村寨就像云彩中散落的花
瓣，五颜六色地立在墨绿色的山间。

从远处看到的是风景，而走近这
些房子，我们才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变
迁的脚步。佤族是一个从原始部落

“直过”到现代社会的民族。他们最
早的住房叫“杈杈房”，用两根粗大
的树枝搭起来，四周围上茅草。佤族
人后来学会了打夯，在房屋四角夯筑
地基，地基上铺设木板，再以竹木围
墙、盖顶。底层用来饲养猪牛或鸡，
上面一层就是人们的家。

地基用料像历史的刻度计，标注
着这个民族走过的一个个脚印。先是
黄土夯筑的“土基”，后来用砖头筑
起“砖基”，再后来地基用上了钢筋
混凝土，屋顶则铺上了石棉瓦和彩钢
板。用竹板或者木板围墙盖顶的房
屋，多少年被雨水洇湿，又经过风吹
日晒，就变成了暗褐色。红黑蓝白是
佤族人们最喜欢的颜色，但千百年
来，这几种颜色只出现在人们节日盛
装上，却很少体现在村寨房屋上。

佤山村寨建筑这几年渐渐褪去暗
褐色，露出亮丽的色彩。吹动佤山褪
去暗褐色的春风，是这两三年进行的
安居工程。从 2012 年开始，这项

“工程”在山山岭岭间铺展开。农户

改造房屋，政府补贴资
金。2015 年 5 月，云南
省委提出，“情往边疆
洒、项目往边疆放、资
金往边疆流，先要把关
系 千 家 万 户 的 安 居 工
程，民生事项办好”。西
盟县的安居工程惠及每
一 个 村 落 、 每 一 户 人
家。即使那些完全没有
建 设 能 力 的 农 村 五 保
户，政府的补贴也能保
证他们住进40多平方米
的新房子。才两年多工
夫 ， 佤 山 的 色 彩 就 变
了。我在这绿油油的山
间走了两三天，说起房
子，我总能看到一张张
淳朴的笑脸。

勐梭镇班母村第十村民小组，还有
一片原来的佤族住房，依然是木板围
墙，依然是暗褐色屋顶。同行的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告诉我，这片房子保留下
来，是要留存一段历史，好让人们知道
过去。向山坡下面走不了几步，就是新
建的移民新区，一片红瓦白墙的佤族新
居。一条沿坡而上的曲折水泥路，是佤
寨的新旧“界线”。站在这条路上，我
想，房屋的改变对于佤族人们而言，恐
怕还不仅是“安居”，它让这个民族大步
跨越，赶上全面小康的步伐。脱贫攻
坚，其实是各民族平等在更广更深程度
上的实现过程。

站在远处，看到的是风景；走近
佤寨，触摸到了变化；结识佤族同
胞，我感受到了山间升腾的希望。在
一个叫窝笼的村庄，我们遇到一位

“90后”小伙子。这位担任村委会副
主任的佤族青年毕业于云南农业大
学。和其他佤族干部一样，他也不善
言谈，脸上挂着憨厚的微笑。说起村
里的变化，问起基层的艰辛，他们总
是简短地讲述一些实打实的事实，甚
至很少用形容词和副词。村里的安居

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他说，盖好了房
子，要稳定脱贫就得靠产业。谈到这
里，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望着村边
的树林，他说，“林下经济”是最现
实的选择。“我大学的专业是园艺，
下乡来搞不了园艺，但可以搞林下经
济。”小伙子真诚而自信地看着我，
满眼都是憧憬。那几天，我在佤族村
寨遇到过好几位三十多岁的村组干
部。他们有的人在部队当过兵，有的
打工走过好几个省，也有高中毕业就
回到村里来的。说起村里发展，他们
都有很多想法，一双双明亮的眼睛
里，透出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离开西盟郁郁葱葱的大山，我常
常想起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和上一
代老人相比，这些年轻人有知识、有
见识。有了他们的带领，从“杈杈
房”走进砖瓦房的佤族同胞就不会停
下前进的脚步，就一定能赶上全面小
康的节拍。西盟大山里满坡的绿色、
亮丽的村寨，固然令人流连，但佤族
人民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眼神更让
我难忘。这才是佤山村寨最美的风
景，我想。

新厂镇远眺。 魏永刚摄

佤山上最美的风景
□ 魏永刚

站在远处，看到的是风景；走近佤寨，触摸

到了变化；结识佤族同胞，我感受到了山间升腾

的希望


